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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構成冤獄

　　說話洪觀察退堂以後，便把胡得勝喚到面前，對他說道：「你辦的那件案子，怕有不實不盡之處，方才我自己審問了一堂，那

兩個犯人，不但不肯招認，還要控訴於你，這卻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胡得勝聽罷，趕忙請了一個安，然後回道：「大人明鑒，這種殺

人的案子，一經招認了，便沒有活命，誰肯容容易易的便吐露真供呢？至於他們控告沐恩，不過是滿心懷恨，要藉此泄忿罷了。像

大人這般聖明，還有什麼見不到的。」洪觀察點點頭，又沉吟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他們兩個人要跟你當堂對質，我因為不曾問過

你，覺得有些不放心，所以要先關照你一下子，然後再行定奪。」洪觀察說到這裡，是由公事講到私話了，因為胡得勝在他手下當

著紅差使，算是一名心腹，才能格外垂青，如此看待。　　當時胡得勝聽了這番溫諭，忙著又請了一個大安，然後垂手說道：「大

人的鴻沐，真乃天高地厚，不過說要當堂對質，沐恩問心無愧，那本沒有什麼不可以的。」洪觀察聽了，把眼看著胡得勝道：「果

然是這樣嗎？那麼我可就要把這件案子，發到首縣裡去審了。倘若用得著你時，可就要去當堂對質。」

　　好個胡得勝，聽了洪觀察的交派，顏色不動的說道：「敬請大人鈞裁，沐恩無不遵辦。」洪觀察點點頭，揮手叫他退下。胡得

勝便笑呵呵地走了。倘若要問他，何以不怕當堂對質，原來胡得勝是有老底兒在心裡的，因為官官相護，本是中國相沿的老例，何

況洪觀察的官階較大，更可作自己護符呢。這種案子發下去，簡直就是一面兒的官司，首縣要是懂人事的，決然不會傳訊自己。滿

讓就是傳了去，只須咬定牙根，他又當把我怎樣，敢說一根汗毛他也沒有膽子動我的。再說首縣既是官場的人物，自然明白官場的

訣竅，他犯得上因為一個和尚，一個屠戶，把原案推翻，跟保甲局的總辦去作冤家嗎？只怕天底下也找不出這麼一個傻人來。胡得

勝把這層層道理都已勘清，自然是成算在胸，有所恃而不恐了。

　　再說第二天，果然便備了一角札文，將犯人跟贓證，發到首縣去審。那位張雲吉大令，見了這套公事，心裡很不自在，暗自想

道：「你既然獲著犯人，只須自己審訊就是了。就算要拿身份，不屑躬親其事，但是保甲局裡也有承審委員，何必要發到我的衙門

裡來呢？莫非故意擺架子不成？我也不是專伺候你的，先擱一擱再說。」於是便把這件案子給稽壓了三天。

　　在這三天內，熙智的徒弟達空花錢買通了人役，跟他師父見了一回。原來出事的那天，達空被胡得勝在胸口上狠狠地踢了一

腳，當時就吐了血，動彈不得，以後經醫調治，方才漸漸痊可，現在還是勉強掙扎著呢。他們師徒見面以後，當然是說不盡的悲

感。最後熙智向徒弟說道：「我這場屈冤官司，眼見得不易昭雪，除去上控以外，簡直沒有法子。保甲局的總辦是個道台，他袒護

他的手下人，這事很不好辦。就算控到臬台那裡，司道本是平行的，也未必肯於得罪他。看來這件官司，只有上制台那裡，跟他去

講的了。你出去以後，趕快找人去寫呈狀，上總督衙門裡去告他。這事關係著我的性命，休得怠慢。」

　　達空含著兩泡眼淚，連連地答應了。熙智又指著蔡屠戶說道：「這位朋友，只為一時血心赤膽，便把自己牽涉在裡頭，我心裡

是萬分難過，覺得對不住他。他又是個指身為業，有妻有子的人，你須記住我的話，好好地供給，休要缺了他家中用度。

　　等我出去以後，自然另有補報他的地方。」達空聽了這番吩咐，也是不住聲兒的答應著。蔡屠戶卻望著熙智說道：「師父，你

何必這般掛心，我把這些事早都看開了，反正咱們兩個人，活也活在一處，死也死在一處。」熙智聽到這裡，便給攔住道：「算了

罷，不要再往下說了。怎麼你一開口，就是這喪氣話呢？」蔡屠戶道：「師父你不知道，因為出事那一天，有個算命先生，他說我

有殺身大禍。當時我很想著要揍他，誰知轉眼的工夫，就撞上了這一檔子事，可不是有點不吉利嗎？」熙智一聽，不由得毛骨悚

然，心裡非常難受。連他徒弟送進來的酒肉，他都吃不下去了。至於蔡屠戶，嘴裡雖然說著敗興的話，但是一點兒也礙不著他的吃

喝，又是暢飲，又是大嚼，等到他酒足飯飽，達空也要出去了，他便托付道：「小師父，勞你的駕，要是見著我那渾家，就說我說

的，叫她不必掛念，也不用想著來看我，這裡有你花過錢，又有老師父在一處，我是一點兒受不著委屈，諸事聽天由命罷了。」達

空點頭承應，這才辭別了師父，自己出去。

　　原來那李氏眼見蔡屠戶被捕以後，除去痛哭以外，簡直的就沒有擺佈處。本來這也難怪，一個小戶的婦人，平日就曉得洗衣燒

火，吃飯睡覺，哪裡經過這樣的事情。後來只得托他娘家兄弟李剛，前去打聽消息。似此骨肉至親，當然沒得推托。

　　但是李剛官面上既沒有熟人，手中又無錢使用，哪裡能夠見得著蔡屠戶，回去只得對他姐姐不著邊際的說了幾句安慰話，便自

己走了。其實並非冷淡，但苦於無可為力罷了。可憐李氏鬧得茶飯不思，坐立不定，看著小吉祥兒，心眼越發難受，覺得母子兩

人，往後是一點著落也沒有，只這三幾天的工夫，家中用度便透著窘了。幸虧達空遵了師父之命，親身給她送錢來，便把蔡屠戶的

話，一一對她說知，並且比著本人說的，格外週到婉轉，李氏這才略略寬懷。

　　單說達空，雖然是個十幾歲的孩子，但是天性甚厚，能夠知恩報恩，他要救師父的心，真乃一片血誠，非常迫切。他從縣衙門

回來，給蔡家送了錢去，便依了師父的囑咐，忙著找人去寫呈狀。但是一連兩三天，走了好幾處，這一紙申冤訴枉的狀子，始終沒

有寫出來。倘問這是什麼緣故，原來那些寫狀師的，人人都是精明不過，曉得這件案子，關係太大，要是公明正道的去寫這紙呈

狀，不但把胡守備控下來，而且還牽涉著保甲局，將來不知要鬧成何種局面；倘若跟官場結下了冤家，那時追執筆之人，自己便逃

不了干係，因為掙上幾個有限的錢，去冒這般很大的危險，實在有些犯不上，所以便都托辭謝絕了。達空到底是個半大的孩子，年

齡沒有成熟，智計苦於不足，遇著這種困難，除去著急以外，一時就沒作擺佈處。誰知事情的緊急等於風火，這時早又起了變化

了。

　　原來首縣把這件交下來的案子，暫行壓置。後來一想，覺得有些不妥。因為花牌樓的命案，制軍很是關心，得罪保甲局總辦事

小，如其到制軍的耳中，未免諸多不便。有了這層顧慮，少不得要升堂審訊的了。熙智跟蔡屠戶自然還是實話實說，首縣聽了供辭

未置可否，便退堂了。這是因為張雲吉大令是個老州縣班子，一聽兩人的供，便看透這宗案件，其中大有蹊蹺。既然是由保甲局辦

來的，最好還是請保甲局去審，自己很犯不上多費精神，替人造孽。他既是有了成算，便樂得不置一辭。到了次日，便命科房主

稿，備了一角詳文，將犯人、贓證仍然送回保甲局去，詳文中的大意，只是審訊不得要領，恐其貽誤要公的話頭，就這樣輕描淡寫

的，便把這件麻煩事情，算是推脫開了。要按照官場規矩說，首縣這種辦法，簡直便是頂撞上司。他所以敢於這樣辦，因為藩台是

他的老師，同制台的憲眷也很好，有這兩層保障，根子總算很硬。像保甲局總辦，不過是個旁不相干的上司，當然便不放在眼內

了。再說洪觀察，見了這套詳文，把他氣得鬍鬚都翹起來了，本要把話說穿，便是在屬員面前碰了一個軟釘子，那怎麼能夠不生氣

呢。

　　但是除去在背地裡痛罵幾句外，卻也沒有別的辦法。

　　誰知一事未完，又來一事，首縣的詳文几乎把他氣壞，緊跟著制台的札文又到了。洪觀察捏著一把汗，打開看時，果然不出所

料，就為的是花牌樓命案那件事，札文中的措辭非常嚴厲。洪觀察看罷，將札文放在一邊，不由得歎了一口氣，覺著這個保甲局總

辦，眼看就要坐得不牢。正當這心神不定、得失交攻的時候，忽然有個人躡足潛蹤走入簽押房來，要在洪觀察面前回話。這來的不

是別人，正是花牌樓案子的原辦守備胡得勝。洪觀察見他到來，恰好觸著自己的心事，不由衝口而出的說道：「你雖然辦了這件案

子來，但可惜問不出口供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胡得勝見總辦這樣說，也自猜料八九，但一時不敢冒昧，只是垂手侍立，應了一聲

是。洪觀察又道：「你不明白嗎？那一起案子，首縣又詳回來了，他也沒有問出口供來。這個還不打緊，可是制軍那裡又來了札文

了，他這樣兒關心，不是成心跟我過不去麼？」洪觀察說到這裡，便把札文拿起，向胡得勝說道：「你不妨看看。」胡得勝口中答

應著，便恭恭敬敬地，雙手接了過來，打開仔細觀看。那胡得勝原自粗通文義，也很能看得明白，當時看了以後，照舊放在桌上，

便向洪觀察說道：「看大師的札文，最好是把這一起案子立時就報解上去。」



　　洪觀察看了胡得勝一眼，打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說的倒這麼輕鬆，問不出口供來，那怎麼辦哇？」胡得勝此時猛然心中一

動，覺得有一個最好的辦法，真乃兩全其美。況且簽押房裡再沒有第三個人，大可披肝瀝膽的來說，不怕有什麼泄漏。想到此處，

便向前湊了一步，低聲向洪觀察回道：「沐恩平日受大伯栽培，不啻天高地厚，久想著肝腦塗地來補報，只可惜沒有機會。如今眼

前這宗案子，關係很為重要。沐恩出於肺腑，想著要說幾句不知進退的話，但不知使得使不得？」洪觀察聽了，似乎有些高興，便

道：「你有話只管說罷，何必要這樣吞吞吐吐呢？」胡得勝仍然低聲說道：「據沐恩的愚見，大帥對於這件案子異常注重，大有迫

不及待之勢，倘再延宕，只怕於大人前程有礙。最好立時得了口供，大人便前去回話，就可免得發生什麼意外。」

　　洪觀察聽到這裡，便道：「是哇，不過這個口供一時問不出來，又當怎樣？」胡得勝道：「沐恩為補報大人起見，倒有個不辭

勞怨的辦法，只是有些不便出口。」洪觀察一皺眉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有什麼話，只管照直說罷。」胡得勝道：「就是請大人把這件

案子，委派沐恩去審問，准保當時就有口供，並不費事。」洪觀察聽了，翻了一翻眼皮，望著胡得勝道：「那還不是屈打成招麼！

這種辦法，只怕是有點不妥罷。」胡得勝道：「大人明鑒，沐恩是此案的原辦，要是自去審問，他們曉得無可狡辯，那時用不著動

手，自然便能從實招認。」洪觀察搖了一搖頭道：「你說的雖然好聽，只怕未必果能如此。再者，這是一件殺人的命案，問實了以

後，少不得是要抵償的，其中有無別情，你自己想一想，可要問心得去。」當然洪觀察能說出這麼幾句話來，總算還有一些天理良

心。好個胡得勝，曉得已到了緊關節要的時候了，便放開膽量，單刀直入的說道：「沐恩有幾句糊塗話，請大人不要見怪。從來衙

門裡辦案，不知冤屈過多少人，只要不是有心陷害，自問沒有什麼過不去，這種事情只能叫作情屈命不屈。再者還有兩句話說，只

有錯拿的，沒有錯放的。因為放了以後，便要另生枝節。現在這宗命案，大帥的公事是如此嚴急，哪裡還有猶豫的工夫。慢說沐恩

問心無愧，並不曾錯拿了他們，就算其中情節有待推敲，然而當這迫不及待的時候，少不得也要拿他們先去搪一搪。莫非大人忘記

了自己的前程，要去跳井救人麼？」那胡得勝一來因為自己是洪觀察的心腹，二來也看透了他得失心重，所以才敢這般侃侃陳辭。

　　當時洪觀察聽了，半晌沉吟不語，後來方對胡得勝說道：「你的這番意思，固然不錯，但是我的心裡，總覺著有些不安似的。

」胡得勝道：「事已燃眉，豈可姑息。況且這件事，自始至終皆由沐恩一手辦理，將來縱有什麼責成，都由沐恩擔負，與你無干，

這也算是我略盡寸心，得著補報大人的機會。曾記得書上有句話，是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就請大人當機立斷罷。」

　　再說那洪觀察，本來患得患失的心太重了，他未嘗不想著把這兩個犯人前去救急，好搪塞大帥的公事，不過是怕案情反覆，難

保不生出變故；又怕果有屈情，自己便傷了陰騭。有這兩層顧忌，所以才鬧得猶疑不決起來。如今見胡得勝實心擁護自己前程，把

一切責任全都自行攬到身上去，不由得十分高興，竟自覺著心安理得起來，便道：「你既如此勇於任事，我也未便攔阻於你，好好

地辦去就是了。」洪觀察這麼一吩咐不打緊，可憐這個冤獄，從此就構成了。當時雖然保住了功名，但是壞了心術，把人家的性

命，無辜的給犧牲了。將來這件冤案盡掃雲霾，重見天日，那時能逃得出公道去。

　　再說胡得勝見洪觀察已經允諾，不禁心中大喜。他並不怠慢，立時下去，便吩咐伺候一切。真乃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少

時換了官服，居然升坐公位，站堂人役，分立兩旁。他在保甲局內，享受這種排場，大約還是第一次呢。及至把犯人帶到，朝上跪

下，熙智偷眼觀瞧，見上面居然高坐的正是死對頭胡得勝，只把他給嚇了一個魂飛魄散，暗自想道：「今天算是完了，眼見得這個

堂口，好比是生鐵入爐，休想逃得出去。」

　　不料這時候，蔡屠戶忽然吆喝道：「你哪裡配問案，我是不能叫你審的。」說著，便要掙扎起來。熙智低聲說道：「快不要這

樣，省得自討苦吃。」胡得勝圓睜二目，用手把驚堂木一拍，厲聲喝道：「好個膽大的狂徒，竟敢咆哮公堂，左右伺候著，預備動

刑。」站堂人役聽了，便暴雷也似的喊了一聲堂威，這時蔡屠戶果然伏伏貼貼的，不再言語了。其實並非胡得勝能夠把他鎮嚇得

住，乃是受了老和尚的吩咐，所以如此。

　　胡得勝見自己令行禁止，非常得意，便含著冷笑，開始向熙智問道：「你自己把心眼放明白些，今天撞在我的手內，哪還能有

狡展的餘地麼？趁早從實的供了上來，倒還可以免得受苦。」可憐熙智，這時是在人家矮簷下，不敢不低頭，只得跪爬半步道：

「老爺在上，這件案子，小僧實在冤屈，其中經過的情形，當然瞞不了老爺，只怪我一時昏憤，自己把事情做錯了。老爺寬宏大

量，還有什麼不能寬恕的，請看我是個佛門弟子，開這一線之恩罷。」說完，向上叩頭。胡得勝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你此時認錯，

已經晚了，要想寬恕於你，那可哪裡能夠。」想到此處，便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，快把圖財害命的情形，從實招了上來，免得動刑。

」熙智還在哀告著，蔡屠戶已是忍不住了，便睜著怪眼喝道：「你這樣問人家，自己虧心不虧心？你要殺我們，只管去殺，一定要

口供幹什麼？」胡得勝一聽，勃然大怒，便喝命左右，將這兩個犯人，都給我倒吊起來。

　　原來在未升堂以先，胡得勝已經有了成算了，要是打板子，上夾棍，縱然得了口供，顯見得是屈打成招，如今花樣翻新，給他

來一個不著痕跡，況且免得血濺公堂，觸犯了總辦的忌諱，豈非兩全其美，所以他就發明了這個倒弔的刑法，事先把一切預備，早

都囑咐好了。因此一吩咐下去，左右應了一聲，立時便如法炮制起來。這倒弔是怎麼一種滋味，沒有經驗過的，當然說不清。不過

據理去推測，好好地一個人，忽然把四肢百骸，五臟六腑，給變更了自然的順序，那種難過，只怕比板子打在身上，還要厲害。再

者，當初孟夫子，曾把倒懸二字，來解釋戰國時代的暴政，聖賢的比喻，還有個不貼切有味的麼。不幸身歷其境的人，痛苦也就可

想而知了。可憐熙智是個闊廟裡的方丈，一向養尊處優慣了，哪裡受過這種苦楚。剛一弔上去，已大汗直淋，經受不起，便喊道：

「有招有招。」連聲音都岔了。胡得勝冷笑，命左右把他放將下來。那時蔡屠戶雖然血液倒流，頭腦昏暈，週身像是要脹裂的一

般，但仍努力掙扎著，不肯示弱，口中嘈嘈雜雜的，還在亂罵。胡得勝大怒，便命人向他鼻孔中灌醋。熙智不忍，便喘著氣說道：

「快把他放下來，我敢來作擔保，叫他畫供。」胡得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宜了這廝。」隨命左右，也把蔡屠戶放下。

　　熙智哽咽著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咱們索性認了命罷，何必要零碎的受罪呢。不過你受了我的牽累，我心中是萬分的過不去。」

蔡屠戶睜大了眼嚷道：「師父，何必這樣，你叫我畫供，我就畫供，咱們兩個人，反正是死活在一處。這個話，我早就與你說過

了，砍頭算什麼，死了以後，另找地方，跟講理去。」

　　熙智歎了一口氣，沒有言語。當下胡得勝怎麼問，熙智便順著他的口氣怎麼說，由書吏寫好了供辭，再命二人畫押。熙智當落

筆的時候，不覺悲從中來，眼淚撲簌簌地往下直掉，把那紙招狀淋淋漓漓地都沾濕了。輪到蔡屠戶畫押時，他把又粗又大的手，握

著那管筆，畫了個奇形怪狀的十字，隨把筆一丟，怒目向胡得勝說道：「要殺就殺，弄這欺騙人的圈套幹什麼？你欺得了人，欺不

了天。我們兩個人，死在你的手內，將來是要有報應的。」胡得勝聽到此處，不由得入耳動心，也有一種恐懼不安的念頭，恰似電

光一瞥，從他心頭上掠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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